
再婚夫妻的财产纠纷
柏万青

! ! ! !这次来找
我调解的是一
对安徽夫妻，
他们是再婚
的。女方是丧
偶，丈夫因遭车祸去世，留
下一子、一女且都成家立
业。男方是与前妻离异，生
有一子归男方抚养，儿子
就读大学。!""#年经人介
绍结为夫妻。妻子张女士
勤劳泼辣，很有经
营门道。丈夫王先
生老实厚道，家里
的事全由着妻子张
罗，尽管是再婚，夫
妻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 年丈夫家的老房子
因日久失修成为危房，公
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
上都无力改建，便与家人
协商，把居住地分为南北
块。丈夫王先生分得南块，

丈夫的哥哥分得北块，并
讲清楚兄弟俩所建房屋归
各自所有，父母只需居住
权。此后兄弟俩在自己所
得地块各自建起了房子。
!"%! 年恰逢夫妻俩的老

房都遇到动迁，丈
夫属于县城，分得
三套房子，夫妻俩、
公婆及儿子各得一
套。妻子属于农村，

分得四套房子和 !" 万现
金。本来动迁给他们包括
子女带来了不菲的利益，
但夫妻俩矛盾就此开始，
竟闹得不可开交。按照夫
妇俩的如意算盘，丈夫动
迁所得房屋给女方儿子一

套，妻子动迁
所得房屋给男
方儿子一套。
夫妻俩矛盾焦
点在男方父母

所得的那套房。丈夫认为
这是动迁分配给父母的应
该给父母，妻子拿着 !""$

年公婆对老房改建的协议
书，认为应该由夫妻俩所
得，公婆只要让他们有居
住的房屋就可以了。实际
上他们是各打各的算盘。
丈夫想以后父母百年之后
可以把房子留给孙子，因
为老人有权利处理自己的
遗产。妻子执意要把房子
留给夫妻俩，是打算等两
夫妻百年后房子归双方子
女所得。夫妻俩为此事发
生矛盾，互不相让，即使到
了调解现场也声称“调解
不成就打官司，官司打好
后就离婚”。看到夫妻俩你
一句我一句剑拔弩张的样
子，我给他们进行了分析。
首先打官司是否划得

来。我为他们算了一笔账，
按照当地的房价，县城是
&""" 元'平方米，农村是
(""" 元'平方米。如果打
官司，情感受影响不算，光
律师费用、不动产估价费
用、诉讼费加起来最起码
要 !"多万。这笔账算得夫
妇俩张口结舌。
其次是离婚是否划得

来。夫妇俩都是已过 &"岁
的中年人，离婚后肯定会再
婚，因为他们各自手中有
房，再婚是不成问题的。但
这个年龄再婚各自找的对
方肯定也会带子女，势必增
加新家庭的负担。这笔帐又

算得夫妇俩张口结舌。
听我这么一算，他们

纷纷表态，既不打官司，也
不离婚了。我告诉他们，调
解的方案就是各自按照动
迁协议各得其所，特别是
不能侵犯老人的合法权
益。现在夫妇俩所争议的
父母那套房是政府动迁后
分配给公婆的安置房，夫
妇俩不得以强行索取等方
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权
益。妻子以公婆 !""$年的
协议来说事也是违法的。
因为 !""$ 年公婆与子女
所签订的协议是对兄弟俩
各自建的房屋放弃所有权
只要求居住权的承诺，随
着兄弟俩所建房动迁拆
除，原来的协议已经无效，
现在是政府给二老的安置
房，所以妻子擅自把公婆

的安置房占为自己与丈夫
所有，已经涉嫌侵权。
虽然他们最终愉快地

接受了我的调解，但我始
终开心不起来。我发现了
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再
婚夫妇，虽然感情尚可，但
各自对对方都有戒备之
心，都生怕自己百年后的
财产分配自己的子女会吃
亏，所以双方不约而同地
把动迁所有的房屋、财产
都分给了各自的子女。对
此我告诫他们，一定要有
自我保护意识。孝顺的子
女是不会要父母的财产，
不孝顺的子女，给他财产
只会毁了他。父母也要给
自己留点养老本钱，否则
遇到不孝子女，到时叫天
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连做
人的尊严也将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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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麦黛玲”话当年影事
汤惟杰

! ! ! !“远从有记忆
那天开始，我就爱
上了电影，时至今
日，我已成为一个
最 热 烈 的 影

迷———假如‘影迷’这两个字用得
恰当的话”。这是刊载在六十四年
前出版的第四期《水银灯》上一篇
文章的开头，标题是《我为什么爱
看电影》，作者“麦黛玲”。#"年代
后期“麦黛玲”这个笔名一直活跃
于沪上多家报纸的电影版面，而
《世界电影副刊》、《西影》、《水银
灯》这几份影刊上，“麦黛玲影话”
是当年西片影迷们获得最新资讯
的热门栏目。

然而，要是知道“麦黛玲”的
真身就是沪上资深翻译家朱曾汶
先生，你也许会吃惊不小。朱先生
的译作在社科界有很高的知名
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
四十多年里他为商务印书馆翻
译、审校的学术著作达十六七种
之多，《论当代革命》、《林肯选
集》、《政治中的人性》……几乎每
本都是国内治美国史和政治学学
者的案头必备书。七年前，他在
)( 岁高龄还为专业读者奉上了
最新译著《最高法院与宪法》（与
林铮合译）。“文革”后，朱先生也
常为报刊撰稿，晚报“夜光杯”就
刊发过他的多篇文章。而他 ("岁
之前那段以“麦黛玲”为名的工作
生涯，却很少为人所知了。
拜访朱曾汶先生，大家首先

聊到的，就是他这番工作经历。原
来，%*#&年朱先生大学毕业不久，
抗战胜利，美国电影公司恢复在华
营业，当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上海公
司招聘宣传助理的职位时，他欣然
前去应聘。朱老回忆道，那次招考
的形式是先看一部华纳的音乐片，
接下来写一则中文说明书。“以我
那时候的英文水平，对白能听懂大
部分，但总还是会有些遗漏，但凭
自己比较扎实的中文根底，我把中
文说明书的文字写得十分华美，结

果当场被录取了。”
朱先生入行不久就熟悉了电

影公司宣传部的业务：拟写说明
书，翻译片上字幕，布置橱窗海报，
制订宣传计划，投放电台的广告
文案，大片发行的记者会……由
于工作出色，一年后他即被公司提
升至宣传部经理。至今他还清楚
地记得工作中的许多趣事，比
如，为配合威廉·鲍威尔主演的喜
剧片 +,-. /,01 2301.4（天伦乐）的
公映，他们曾举办过“多子爸爸”的
有奖竞赛，最后获奖的是上海一
位律师，此人育有 %%个子女！
当我们问到，这些工作当中

哪件最费脑筋，朱先生马上说“那
要算是翻译片名最吃重了”，“那
时候的片名不像现在流行直译，

而是偏好四字结构，要雅致有韵
味，又要上口好记”，因此往往为
了一个片名需要绞尽脑汁，思量
多日，最终想出一个好名字会开
心好几天。朱先生自己最得意的，
是为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主
演的 56789 :;< 一片所译的
片名———《金石盟》，可谓音义兼
顾。“失意的例子也有，那就是亨
弗莱·鲍嘉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
=>9>?+>7=>”，朱先生主张直
接音译为“卡萨布兰加”，但当时

片名确定的最终拍板权在影院方
手中，他们认为直译片名没有生
意经，一定要用《北非谍影》。“倒
是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改译的
片名大多用《卡萨布兰卡》，但已
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聊到“麦黛玲”这个笔名，朱老

解释，其实就是英文“@A B34C,DE”
的谐音，以示对电影的热爱之情，
“那时候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影
评、影讯，发表在各大报刊”，由于
是从美国最新的电影杂志以及《综
艺》周刊（F34,.0A）等处取材，涉及
面广，资讯也新，爱读者甚众。
“因为做电影宣传，结交了不

少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其中有不
少跟我年纪相仿，爱好相近的影
迷，比如徐汝椿、李君维（即东方

蝃蝀）、马博良，以及后来成为我
同事的陈良廷。”大家聚在一起闲
谈，慢慢地一本影刊的构想就形成
了，《水银灯》由此问世。目录页上
标注的编辑部通讯处“虎丘路一四
二号三楼”，其实就是朱先生华纳
公司的办公室，而刊物的编务会也
确实常在他办公室里举行，但这本
刊物跟华纳公司却没有关系，完全
是出自几位年轻人的个人兴趣。
“光是创刊号的封面，我们就下了
大功夫，当时电影刊物的封面喜
欢用红色印刷，而我们最终听取
了我同事陈焕龙的意见，将英格
丽·褒曼侧影特写近照用黑色套
印，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在刊登的文字方面，除了上

述几位，还有朱先生的好友董乐
山、沈寂、伯奋（即邢祖文）、朱雷
朱西成兄弟，以及名作家施济美，
报人姚苏凤，电影导演张骏祥，他
们都曾为《水银灯》写稿，刊物因
此影响不小，每期都要加印才能
满足市场需求，而当时物价飞涨，
经济接近崩盘，《水银灯》坚持用
银元给作者支付稿费（一到五元
不等），实属难能可贵，而最终也
因经济上无法负担，出至第九期
而终刊……

在访谈的整整三个小时里，
朱先生娓娓道来，年过九旬而记
忆力之强，思路之清晰，让人叹
服，而他的讲诉则使四十年代上
海电影文化史中诸多语焉不详之
处顿时生动丰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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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司搬了新家，换了
一套小别墅。中环附近，闹
中取静。同事们都兴高采
烈，觉得工作终于变成了
“生活”。“比疗养更放松，
比出家更有趣”。我们都这
样乐观地想。
不料天下没有免费的

晚餐，也没有便宜的别墅。
因为租金“可观”，老板心
中郁郁寡欢。加上老板不
是烟民，更不嗜酒，又不能
采取别的办法压抑
或发泄，只能“虐
待”员工，排遣烦
恼。
没几天行政公

布一条”新政“：别
墅内不得抽烟。特
别补充还相当显
眼：一经发现，罚款
一千。
经济杠杆是有

效的市场调节法
则。看见罚款，虎躯一震。
公司新来的同事一天

两包，怎么劝也不行。他谓
之青春，就好像香烟能成
为他青春的纪念，缺了尼
古丁不能让他自己与他的
青春岁月发生化学反应。
这显然是错误和个别的认
识，但你终究没办法说服
他。看着他上班间隙从别墅
三楼踩着沉重而复杂的脚
步，走出花园，掏出香烟，正
要点燃，四月的春风吹灭了
伙计微弱的火苗……他再
左右手配合，把衔着烟的
嘴埋进去，一会儿烟总算
飘出他的鼻孔。
戒烟的朋友最怕烟民

伙伴。他一去，我心就痒。
尾随两包的朋友是一

包的朋友。还间或蹭烟的
朋友。他们成群结队委屈
地去别墅门口抽烟，一道
悲喜交加的风景线。委屈
是他们委屈，我心中则多
一分忧愁。戒烟这条荆棘
路，不能前功尽弃；抽烟这
条不归路，也不能代他们
暗自窃喜。相比他们费了
一些力气得到了烟瘾的

“释放”，我有一丝
安慰：总算不用费
这么大力气受那么
多冷风去抽一根香
烟。

“我不会跟他
们去抽烟的。”在别
墅阳台我一次次对
自己说。然而我看
到他们举着烟屁股
对我招招手，充满
挑衅。苦笑一下，转

身面对电脑，享受没有烟
雾的办公室，再一次说服
自己：抽烟有害健康。
一会儿抽完烟的同事

上楼，一个个自我解嘲：
“老对着电脑，也不好。”
“楼外风很暖嘛，晒晒阳光
也很舒服。”“爬楼梯就是
我的锻炼方式。”
……
人生大致如此了。看

着别人受苦受难，也看着
别人得偿所愿。愿望和苦
难本来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吧。还有一个感悟是：人最
大的长处是说服自己，通
过对自己进行有效的信息
控制，保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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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蓓文

贷方无责

（二字礼貌用语）
昨日谜面：雁鸣嘎嘎（已故

评话演员）
谜底：张鸿声（注：别解为
“张嘴的鸿雁发出声音”）

郑辛遥

帮人要有力量#更要有气量$

撕蛋壳 马蒋荣

! ! ! !如果说有人吃熟鸡蛋、鸭蛋不
会剥蛋壳，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
但如果换个煮熟的鹌鹑蛋剥壳，那
犯难的人肯定不少！
日前，在农贸市场买了 &""克

鹌鹑蛋。可是，当晚全家人面对一大
碗五香鹌鹑蛋时却犯了难。因为这
鹌鹑蛋壳虽然很薄，但却韧劲十足，
根本不像煮熟的鸡蛋、鸭蛋壳很脆，
敲碎了就能各个击破，很快使蛋与
壳分离。而小小的鹌鹑蛋拿在手里，

力气用大了，那蛋壳没有剥下，里面
的蛋白和蛋黄倒捏碎了；力气用小
了，那壳根本不买你账，牢牢地粘在
蛋衣上不肯分离。
隔天，我又去了那个卖鹌鹑蛋

的摊位，我对摊主说，鹌鹑蛋好吃，
但蛋壳实在难剥！摊主听我这么说，

就拿出一只煮熟的鹌鹑蛋，说：“这
鹌鹑蛋的蛋壳不是剥掉的，而是要
撕掉的！”说着，他用指甲将一只鹌
鹑蛋壳破了一个口子，然后拉着蛋
壳沿着鹌鹑蛋的外周，一圈一圈地
撕下来，前后仅几秒钟，一只洁白的
囫囵蛋就丢进了他的嘴里，看得我
目瞪口呆！
其实，这世上的许多事就像剥

蛋壳和撕蛋壳一样，看似简单，但都
有学问或窍门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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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黯淡的月光下，小白块挑着一担货，
连夜赶路。行至黑松林，正打算停下来歇
口气，一道黑影嗖地从路旁的树林里闪
出，一个蒙面大汉立在小白块面前。大汉
立定，说了几句客套话：“此路是我开，此
树是我栽，想从这里过，留下买路财！”
小白块可不是一般的客商，他见多

识广，这种事遇得多了。
“我是小白块，俗话说做贼不偷窨井

盖，强盗不抢小白块，你可明白？”小白块
大声说。
“什么俗话，我从来没听说过！”蒙面

大汉道。
他当然没听说过，我也是第一次这

么编。小白块想。
“让你过去，你得问我的拳头答不答

应！”蒙面大汉把一双拳头在小白块面前
晃了两下。
“嘻嘻，嘻嘻，我来问问！”小白块干笑了几声，说：

“拳头，冻坏了吧，我的挑子里有一双手套，给你戴上正
合适，戴上你就不冷了。我给你戴手套，你就答应让我

走！”说着，小白块拿出一
双手套来。

蒙面大汉不知怎的，
紧握的拳头不由自主地松
开了，听由小白块把手套
一只一只戴上，他想给小
白块一拳，可五指怎么也
握不到一起。
小白块给蒙面大汉戴

上手套，说：“当然，这双手
套不是送给你的，你要付
我钱，三个钱一对，深更半
夜不打折！”
蒙面大汉老老实实拿

出三个钱，递给小白块，然
后目送小白块离开。

在这条路上剪径，有
好几年了，这样的情形从
没见过，蒙面大汉纳闷极
了。他脱下手套，双拳立刻
恢复了力气，再戴上，双拳
依然充满力气，可刚才是
怎么回事呢？


